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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神的枷鎖──從〈女化蠶〉淺談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 
周煒欣 
 
一. 緒論 
 
蠶桑絲綢之業，中國為最早的起源地，商代甚或更早時期已有蠶絲業，「甲
骨文中不但有『桑』、『蠶』、『絲』、『帛』等字，而且從桑、從絲的字多達一百餘
個」110；且以絲綢的經貿發展最盛，對外貿易之通道更以「絲綢之路」命名，謂
中國為「絲綢之國」也不為過。由養蠶、抽絲、到紡織，養蠶一步是基礎，對蠶
便有好奇：到底蠶的本源是怎樣？由是衍生不同有關蠶的神話故事，而《搜神記》
（卷十四）中的〈女化蠶〉，據袁珂之說，亦為推尋蠶的本源而成，屬「推原神
話」之一111。 
 
〈女化蠶〉所載的蠶女並未成蠶神，當中只寫到人間女子與牡馬由許下婚諾
到失諾被化成蠶；至唐《原化傳拾遺》〈蠶女〉（《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蠶
女被封為「九宮仙嬪」，才正式成神。112觀其蠶女神化，能看出人們對蠶神的崇
拜；歸回文本，由女子失諾受罰化蠶，演變到女子守孝成神，更能反映當時的社
會。本文將先淺述蠶神神話的源起及流變，及後從文本中探討神話中所反映當時
傳統社會的文化、價值觀。 
 
 
二. 蠶神形象的流變 
 
婦女養蠶紡織的生產活動乃中國傳統之業，除前言提及有關蠶的甲骨文記載
外，也可見於先秦。據《呂氏春秋．上農》記載：「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
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113，由此可見，婦女從事養
蠶紡織之業是中國古代的傳統。而何以蠶桑之業會有神話流傳，則見於古人的「原
始思維」。上古時期的人有「動物崇拜」、「萬物有靈」的普遍心理114，古時未有
                                                     
110
 馬書田：《華夏諸神‧俗神卷》，（臺北：雲龍，1993 年），頁 183。 
111
 袁珂：《神話選譯百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128。 
112
 劉燕萍：〈難題求婚中的人獸婚──論《搜神記》中槃瓠和女化蠶神話〉，《古典小說論稿──
神話、心理、怪誕》（台北：商務，2006 年），頁 1。 
113
 呂不韋著，高誘註：《呂氏春秋．士容論．上農》（上海：上海古籍，1989 年），頁 225。 
114
 劉守華：〈蠶神信仰與蠶祖傳說〉，《高師函授學刊》（哲學社會科學版），5 期（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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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對於大自然的一切既有好奇之心，但又無法求證，這種大自然的神祕
感，令古人生出種種幻想。以蠶作例，對於在樹上吐絲作繭的蠶，古人心生好奇，
對這生物生出神祕感，便把它當作成一種超人的力量理解，「並以尊崇敬畏的心
理進行奉祀，祈求蠶絲豐收，對蠶神的信仰便由此而生。」115 
 
至於蠶神何以由女子化身而成為主，此見於婦女在蠶業上的重要性以及她們
在蠶業上的責任。早於先秦時期，已有后妃率領九嬪教育婦女養蠶取絲之業，而
《考工記》亦言「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116；至秦漢時期，有見於《史記》、《漢
書》等記載，更見女子在蠶業上的重要，「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鹽鐵論．
本議》）117，甚至言道「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118。由是觀之，不難發現在
古時蠶業，婦女已屬必要，提及男女在社會上的責任、身份，也自然會說道「男
耕女織」，女子已等同蠶業代表，故此不難想像古人會把信奉的蠶業神靈視為女
身之仙。 
 
有關蠶神的歷史，不只見於女化蠶的蠶神，亦有嫘祖、青衣神（唯一的男蠶
神）等，惟本文集中討論〈女化蠶〉中衍生的蠶神（即馬頭娘），故只述有關馬
頭娘此一蠶神形象上的建構與其流變。 
 
最早出現有關蠶神的記載見於《繹史》（卷五）引《黃帝內傳》，提到黃帝因
斬蚩尤得蠶神獻上蠶絲之事，「黃帝斬蚩尤。蠶神獻絲。乃稱織維之功」119，惟
蠶神的形象未有任何記載；追溯蠶神形象的記載，可見於《荀子》〈蠶賦〉： 
 
「此夫身女好而頭馬首者與？」120 
 
  《荀子》〈蠶賦〉雖未言及蠶神的詳細，但已把蠶神的雛型帶出，可知它是
一位頭如馬首兼有人間女子之身軀，更帶出蠶跟馬及女有關連。而其後《山海經》
〈北海外經〉也有蠶神的記載：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女子跪居樹歐絲。」121 
 
                                                                                                                                                        
頁 3。 
115
 同上。 
116
 聞人軍譯註：《考工記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117。 
117
 盧烈紅注譯，黃志民校閱：《新譯鹽鐵論》（台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21。 
118
 管紅：〈論秦漢女織〉，《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期（1999 年），頁
74。 
119
 馬驌：《繹史》（上海：上海古籍，1993 年），頁 90。 
120
 王先謙撰，沈嘯寰、王星賢點校：〈賦篇〉，《荀子集解》（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
頁 478。 
121
 袁珂：《山海經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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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載至此，蠶神的雛型亦再加一層，便是女子跪居於樹吐絲的行為描寫。由
以上兩則記載中，可以了解蠶神馬頭娘的形象及行為如何，但未推尋何以蠶神以
馬與女結合的形象出現，神話仍欠缺詳細的描寫。 
 
直至晉干寶於《搜神記》卷十四〈女化蠶〉記載有關馬頭娘的神話故事，則
發展成較完整的畫面。對蠶、馬及女三者的描寫詳細，加以推尋得知女化蠶以馬
女結合之身出現之由。〈女化蠶〉中寫到有一女子，唯一的親人父親遠征未回，
一直與牡馬共處。女子思父心切，與牡馬戲言道：「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
汝。」122牡馬接受此條件，並把女子之父載回，遵守與女子的承諾。然而女子並
無信守其承諾，馬因而表現異常，「馬不肯食。每見女出入，輒喜怒奮擊。」123父
親見此怪異行為，便問女原因，得知婚諾之事後告知女「勿言。恐辱家門。且莫
出入。」124，更「伏弩射殺」125牡馬，「暴皮於庭」126。馬被殺後女子更出言嘲弄，
馬皮突然卷起女子，以皮裹住女子化蠶。 
 
〈女化蠶〉完整了蠶神神話的畫面，故事上的人物、事件以及情節的描寫，
清楚交代馬、女、蠶三者的關連，也指出女化蠶以馬女結合之身出現的原因。但
值得一提的是，〈女化蠶〉中的蠶女身份上仍是「蠶女」而非「蠶神」，且作者把
女化蠶所居之樹命為「桑」，謂「桑者，喪也」，把故事定為女子失諾受罰的悲劇。 
 
  蠶女正式成為蠶神的記載，見於《原化傳拾遺》〈蠶女〉（《太平廣記》卷四
百七十九）。故事同樣清晰描寫馬、女、蠶之間的關連，但情節上則異於《搜神
記》〈女化蠶〉。〈蠶女〉一文中，女子的父親「為鄰邦掠」127、「唯所乘之馬猶在」
128，而女子對父親思念心切，茶飯不思。其母見之，則「告誓於眾曰，有得父還
者，以此女嫁之。」129馬聽之則躍跑載父返還，然母未為馬實踐其承諾，「自此
馬嘶鳴，不肯飲齕。」130父親見此怪異行為，便問其妻，得知她向群眾立下誓言
之事。父亦不願實踐此諾，以為「誓於人，不誓於馬」131，後把馬射殺。留下的
馬皮於女子經過時卷女而飛走化為蠶，父母因而悔恨不已。就於此刻，便見蠶女
乘雲駕馬下凡，告知公母「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不忘義，授以九宮仙殯之任，
長生於天矣，無複憶念也。」132 
                                                     
122
 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北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172 – 173。 
123
 同上。 
124
 同上。 
125
 同上。 
126
 同上。 
127
 李昉：《太平廣記》，（北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 479，頁 3944 – 3945。 
128
 同上。 
129
 同上。 
130
 同上。 
131
 同上。 
1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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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女化蠶〉截然不同的情節是，〈蠶女〉中是由母親向群眾許下承諾，以
及蠶女孝感動天化成「九宮仙殯」，得到蠶神的身份。以下是就蠶神馬頭娘記載
的流變作一簡表： 
 
出處 形象 行為／故事 發展 
《荀子》 
〈蠶賦〉 
女身馬首 － 
雛型勾勒，描寫
其外形及行為 《山海經》 
〈北海外經〉 
女子 跪居樹歐絲 
《搜神記》 
〈女化蠶〉 
女及馬皮化蠶； 
織於樹上； 
綸理厚大，異于常蠶 
父遠征，女與牡馬同處 
女子念父； 
女與牡馬提以婚諾換父還 
父歸，女失諾； 
馬被父殺； 
馬皮卷女，化蠶 
發展成較完整故
事，形象鮮明 
《太平廣記》 
〈蠶女〉 
女化為蠶； 
食桑葉，吐絲成繭； 
↓ 
乘流雲，駕此馬 
侍衛數十人，自天而下 
父被鄰邦掠去，剩馬一匹； 
女子念父，茶飯不思； 
其母與馬提以女嫁換父歸； 
父歸，母失諾； 
馬被父殺； 
馬皮卷女，化蠶； 
孝感動天，封為九宮仙嬪 
仙化 
 
 
三. 〈女化蠶〉分析 
 
記載神話的文學，除了承載由遠古至當時的神話外，更有每個記載時期本身
的價值觀，觀〈女化蠶〉此則神話，若只為單純記載有關馬頭娘蠶神的神話，作
者不必把故事的情節描寫如此仔細；而〈蠶女〉一篇的情節大可跟〈女化蠶〉一
致。女化蠶神話，由初時只有馬首女身的描寫，到後來正式封為蠶神的流變，除
了讓人越發了解蠶神神話外，不禁讓人生起這個疑問：女化蠶的神話經過時代變
遷後，它還是不是如初時一般、古時人們所感知的這般純粹？「神話，以象徵的、
敘述故事的形式訴說著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基本價值觀。」133神話故事之中，
無論其情節或結局，描寫之中或多或少也會滲入書寫者當時社會的價值觀、當時
                                                     
133
 林倩婷：〈雙面伊人：萬般皆「罪」——《搜神記．女化蠶》的女性悲劇意蘊〉，《四川教
育學院學報》，10 期（2011 年 10 月），頁 25。 
40 
 
社會的文化信息，如〈女化蠶〉中，何以馬至死不肯放過女子？何以女子須化蠶
受懲罰？何以〈女化蠶〉中的女子化蠶後只為蠶女，而〈蠶女〉中得以成神？本
部分將主要以〈女化蠶〉的文本為重心，輔用〈蠶女〉，探討〈女化蠶〉神話背
後傳統社會價值觀的反映。 
 
 
1. 何以馬至死不放過女子？ 
 
〈女化蠶〉中的牡馬，一直與女子共處，文中寫到「女親養之」134，可見女
子一直照料牡馬，而女子失守對馬的承諾後，馬一直表現激烈，「馬不肯食。每
見女出入，輒喜怒奮擊」135，死後甚至「馬皮蹶然而起，卷女以行」136，若觀女
子對牡馬有照料之恩，也不至於要卷女化蠶報復女子，到底是什麼原因令馬至死
也要以馬皮捲女來報復呢？這是對傳統禮教的維繫──信及婚姻。 
 
「信」在中國社會佔重要一位，儒家以「信」為一個國家治國的基礎，常
言「三綱五常」，信為五常之一，可見古人以守信為當時社會的重要價值觀念之
一。但故事中，女子雖視「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137為戲言，非真正許
下承諾，但牡馬是把她的所言視為真正的承諾，「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138，
女子不把這個承諾當真，自然不實踐所諾，加上後來「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
耶」139一言，可見女子不願與「異類」結為眷屬，更不可能信守承諾。後來女子
之父親把牡馬擊殺，暴其皮於庭中，若馬死後則放過女子，沒有以馬皮卷女作報
復，此則神話便會帶出「言而無信是可行」的隱含意味，因此馬死後以馬皮卷女
是必要的情節。況且，如林慧瑛所言：「在中國，少女與馬之間的不是婚戀，而
是婚諾，因為中國的男女結合，不在於感情，而在於婚姻承諾的訂定。」140所提
及的婚諾，有如行過訂婚儀式的伴侶。以沈起鳳《諧鐸》〈虎痴〉作例，同為異
類婚姻，故事中老虎為女主人霍小媖代報父仇後，小媖實踐許婚之諾，而結局也
是美好的──老虎在其死後有好好養活家母。141當女子自以為「戲言」許下與馬
相結的承諾時，早已把自己的身份由普通的女子轉為「婦」的身份，只待牡馬能
否達成女子的要求。然而，女子在牡馬達成要求後仍無意與馬相結，她既拒絕承
擔隨便許下承諾的責任之餘，也給了中國社會傳統婚諾行為一巴掌，因此最後得
                                                     
134
 同註 122。 
135
 同上。 
136
 同上。 
137
 同上。 
138
 同上。 
139
 同上。 
140
 林慧瑛：〈中國蠶桑文化的女子定位──以嫘祖先蠶與女子化蠶故事為觀察中心〉，《文與
哲》，21 期（2012 年 12 月），頁 26。 
141
 同註 112，頁 25；〈虎痴〉，見沈起鳳，《諧鐸》（上海：上海古籍，1994 年）（卷一），
頁 7-11。 
41 
 
承受被馬皮捲去化蠶這個帶有懲罰意味的結果。 
 
2. 何以女子須化蠶受懲罰？ 
 
蠶女背信棄義，終得與馬同化為蠶，據袁珂的見解，蠶女與馬皮結合，亦算
是一種懲罰，此可見於比勒爾（A. Birrelle）言：「變形常與處罰的主題相扣連」142，
這是一個不自願的被動變形。這個懲罰的意味亦被作者深化。女化蠶績於樹上
後，「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143，謂桑之音同「喪」，據上述有關甲骨文早
已有「桑」字的引言可見，這是後起的解釋。這似乎是要提醒讀者，桑樹音作喪，
乃因有這麼一個女子喪生於此般。144蠶女於〈女化蠶〉的角色是帶點叛逆，如反
面教材般的「罪犯」。寫到這女子失信於馬，同時也可從中探討當時社會對女子
有著怎樣的固有價值觀念，對於女子的定位是怎樣。 
 
蠶女所犯下的錯有三：一為未有信守婚諾，二為意欲私定終身，三為未有勤
織，故得受懲罰而變形。換言之，與蠶女這個反面教材相反的行動，便是受當時
社會所推崇，是當時社會認為女子應遵守的婦道──守信、順從、勤織。守信一
項於上述已提及，以下將言順從及勤織兩點。 
 
「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意即未出嫁時，一切都順從父親，而出嫁後，則
應順從丈夫。古代婚姻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的婚姻應得到父母的
同意，或者是父母的決定下，才得允許。此可見於《孟子．滕文公下》之記載：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145
另外，《詩經．齊風．南山》及《豳風．伐柯》也寫下「娶妻必告父母」146的詩
句，可見婚姻從父從母自古已成一傳統觀念。然而，〈女化蠶〉中，女子私自為
自己與牡馬許下婚約，經已違反了婚姻從父的傳統。因此，當父親發現其女私下
與馬許下婚諾時，跟女兒說「勿言。恐辱家門」147時，當中的有辱家門，除了異
類婚姻之外，也是因為女兒竟在未得父母同意下私定終身。而「出嫁從夫」，正
如上述所言，婚諾定下，女子便為「人婦」，也須順從自己的丈夫。但〈女化蠶〉
中的女子在婚諾定下後，不願與馬相結，甚至在馬被殺後出言嘲弄「汝是畜生，
而欲取人為婦耶」148，可見她對「未來丈夫」的不順從。最後女子得承受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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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25；〈虎痴〉，見沈起鳳，《諧鐸》（北京：人民文學，1985 年），卷一，頁 2 – 4；
懲罰性變形之討論，見 A. Birrell, Chinese Myth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53；
袁珂《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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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122。 
144
 同註 140 
145
 《孟子．滕文公下》（香港：香港孔學出版社，1986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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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齊風．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詩經．豳風．伐柯》：「取妻如
何？匪媒不得。」見周振甫譯注：《詩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140、224。 
147
 同註 122。 
1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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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能得到自由，終世須與馬皮化蠶，「馬皮成為禮教的象徵」149，不能分離，
這是對女子在婚姻上不順從的懲罰外，也點明當時社會對女子的要求。 
 
正如《呂氏春秋．上農》記載：「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
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150，婦女從事養蠶紡織之業是中國古代的
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經濟也得賴「男耕女織」的生產活動。而且，古時婦女從
事紡織已成為一種她們應負上的社會責任。早於秦朝已有言及「男樂其疇（耕
作），女修其業（紡織、蠶業），事各有序」151，漢代賈誼在《論積貯疏》更寫下：
「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152，可見古時婦女在從事紡織業
中何其重要，是她們的責任之一。文本既為〈女化蠶〉，又以前的記載如《山海
經》亦有「女子跪樹吐絲」之描寫時，故事中的女子應有絲織的生產工作。但〈女
化蠶〉中未見有交代任何關於女主人紡織之計，只寫她平日「窮居幽處」153、只
親養牡馬，但下文又見鄰婦與百姓有養蠶紡織之工作，「鄰婦取而養之」154，證
明當時並非沒有養蠶紡織的生產活動，作者似乎想帶出女主人不事紡織之怠。故
當女子被罰化蠶後，須勤於吐絲使其「綸理厚大，異于常蠶」155，也讓百姓能有
數倍的收獲。 
 
但在這則神話文學中，仍有值得思索的地方，比勒爾（A. Birrelle）雖有言及：
「變形常與處罰的主題相扣連」156，但「化蠶」又是否單純的懲罰呢？女子化成
巨蠶後，她擁有強大的生產力，加上蠶所吐之絲為貴重材料，由此而看，女子在
受「化蠶」的懲罰後，她所得到的反更為豐富。思及此問題時，雖「化蠶」後女
子在物質上所得到的是獎賞多於懲罰，但女子在身心方面所承受的懲罰卻是不能
與這些「獎賞」相題並論──女子心不欲與異獸相親，故被罰身成異獸，生生世
世與異獸相連，更失去了自由；身不勤紡織之業，故被罰作巨蠶，永遠紡織不得
休眠，由是觀之，這個變形還是一個相當重的懲罰。 
 
3. 何以蠶女化成蠶神？ 
 
〈女化蠶〉時，女子不能成神之因是她為「帶罪之身」。牡馬雖不為人，但
助女子與父親團聚，是女子的恩人。但女子失諾不嫁，甚至出言侮辱嘲弄牡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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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梓梅：〈漢畫「馬頭娘」神話涵容的文化資訊〉，《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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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層面上是犯了背信棄義的罪」157，而這宗「罪」，乃是因女子而成，女
子無法避免是個「罪人」；但唐代《太平廣記》〈蠶女〉一文之中，許諾、違諾的
角色不落在女子身上，此可見於以下簡表： 
 
 〈女化蠶〉 〈蠶女〉 
起誓人 女 母 
對象 牡馬 群眾 
殺馬人 父 父 
違諾人 父、女 父、母 
結局 受罰化蠶 前期化蠶，後期仙化 
 
許諾、違諾人落在其父母上，而不同於〈女化蠶〉中的女子自行起誓，於
是〈蠶女〉中的女子便非「戴罪之身」。父母成為其代罪者，加上起誓對象不限
於牡馬，使父言「誓於人，不誓於馬」158時亦較有力，罪亦較輕。 
 
除此之外，女子在〈蠶女〉也因她彰顯孝義，才得以被封為蠶神。女子在
母決定要以其婚嫁換取父親的歸還時，她並無任何意見，甚至被馬皮卷走時，也
無任何怨言，可見女子尊重並遵循父母之言之意，故在她成仙時言道「太上以我
孝能致身，心不忘義，授以九宮仙殯之任，長生於天矣，無複憶念也」159，這種
至孝至義，使她能成蠶神，可見當時社會對孝義的道德觀的推崇。 
 
從另一角度觀「〈女化蠶〉受罰、〈蠶女〉仙化」結局時，當中或許有帶出
女子應有順從美德之意味。〈女化蠶〉之中的女子雖是叛逆之身，但不能忽視她
有作出自我選擇的一步，既有與馬的戲言許諾，也有對馬的嘲言，是一個擁有自
我意識的女子；但至〈蠶女〉中，在母親許諾、雙親違諾之時，女子並無任何發
言，並無顯露出她的自我意識，甚至只是行經過馬的身側便被馬皮卷起而飛，處
於一個被動的角色，直至成仙後才有對父母解釋成仙原因，似是要帶出順從才是
女子該有的美德之意。 
 
 
四. 結論 
 
探討蠶神馬頭娘的神話流變時，由只有雛型記述，至晉唐有女化蠶的詳細記
載，可見隨時間推移下，記載神話的文學越來越豐富；但「在傳承和運用神話的
                                                     
157
 同註 112，頁 25。 
158
 同註 127。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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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免不了隨著一種文化基本價值觀的傳衍或深或淺地打上時代的文化印記
而有所變異」160，因此在〈女化蠶〉以及〈蠶女〉文中，不難發現文中反映著當
時社會的傳統價值與觀念，遵守便得成仙，叛逆則須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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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引文 
 
《搜神記》卷十四〈女化蠶〉： 
「舊說：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女。牡馬一匹，女親養之。
窮居幽處，思念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
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見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來，悲鳴不
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
故厚加芻養。馬不肯食。每見女出入，輒喜怒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
女，女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
弩射殺之。暴皮於庭。父行，女以鄰女于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
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女以行。
鄰女忙怕，不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索，已出失之。後經數日，得於大樹枝
間，女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上爾下蟲）綸理厚大，異于常蠶。
鄰婦取而養之。其收數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
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類也。」161 
 
《原化傳拾遺》〈蠶女〉（《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 
「蠶女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立君長，無所統攝。其人聚族而居，遞相侵噬。
蠶女舊跡，今在廣漢，不知其姓氏。其父為鄰邦掠（『邦掠』原作『所操』，據明
抄本改）去，已逾年，唯所乘之馬猶在。女念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
因告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女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
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數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不肯飲
齕。父問其故，母以誓眾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不誓於馬。安有配人而偶
非類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不可行也。』馬愈跑，父怒，射殺
之，曝其皮於庭。女行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女飛去。旬日，皮複棲於桑樹
之上。女化為蠶，食桑葉，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父母悔恨，念之不已。忽
見蠶女，乘流雲，駕此馬，侍衛數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
致身，心不忘義，授以九宮仙殯之任，長生於天矣，無複憶念也。』乃沖虛而去。
今家在什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靈應。宮觀諸化，塑
女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稽聖賦曰：『安有女，（《集仙錄》
六『安有女』作『爰有女人』。）感彼死馬，化為蠶蟲，衣被天下是也。』」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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